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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黄河中下游水流都是附
着着大量泥沙的。倘若有一天，人们真的
发现她与往常不同了，突然变清了，那是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上游水量减少，而
流经平原地带泥沙容易沉积下来所形成
的短暂影像片段。太多的时候，她都是一
副橙黄色容貌。她没有老态和沧桑一说，
展示给人们的永远都是激情张扬和无穷
的活力。

只能说，华夏大地特殊的地理构成
加上劳动人民的勇于创造，才孕育了这
样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华夏先民在与
她建立深厚感情的过程中，饱尝了太多
的喜怒哀乐。但她反哺给华夏先民的精
神财富，却是巨大的，是任何事物都替代
不了的。人们对她的情感，既简单又复
杂。因为，她是一条维系生命的河，又是
一条让人无限慨叹的河。

华夏族群围绕着她，走出了一条数
千年文明的道路。华夏先民在她的哺育
下，思维更加活跃，思想更加智慧，斗志
更加饱满，凝聚力更加强大，创造力更加
丰富。人们在与她共处的过程中，已经习
惯了她时不时就会使出的任性脾气。但
人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对她保持着十分
的敬畏。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把她称为“浊
河”。之所以这样称呼，或许跟这个时代
扰攘纷杂的社会空气有着一定的联系。
人们对她充满了渴望，期盼着她能呈现
出绿色的波涛，不再迭起汹涌的泥浪。可
以遥想，当年那位秦后子为了逃国而面
对她的茫然和无奈。但他最终向自己发
起了挑战，利用聪明智慧架设了一座浮
桥，这才履险如夷地跨过了这道天然鸿
沟。而这鸿沟，又几尝不是人生历程中的
艰难和险阻呢？也可以想见，当年载着一
代医家扁鹊亡灵的那艘船只，又是怎样
在风波诡谲的河面上漂浮荡漾？但人们
并没有因为她的波涌浪卷，就放弃意志
坚定地飘摇。这种飘摇，又何尝不是生命
旅程中的痛苦和羁绊呢？因而，无论艰难
险阻，还是痛苦羁绊，都是她历练和锻铸
华夏先民坚强性格以及大无畏精神的动
力和源泉。

人们清楚，希望归希望，倘若有一天
她真的改变了容貌，变得清澈了，那就不
是她的性格了。她一次次的决口改道，给
人们带来的是惊心动魄和重建家园。但，
人们从来没有从心理上对她表示痛恨。
人们只知道，这是她给予人类的生存考
验。人们理解她，也包容她，对她的情愫
只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越来越近。因
为人们用智慧告诫自己，她是华夏族生
活土地上的一条“动脉”。她的存在，就是
华夏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的基础和根
脉。

春秋时代秦后子在黄河上建造的河
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但由于它
消逝得太快了，恐怕也只有秦后子的团
队亲眼见过它横亘天堑的恢弘气势。尽
管如此，它都是曾经骄傲的存在。但是，
抛开“秦晋之好”不说，秦国和晋国那时
候也不可能因为这道天然鸿沟就“老死
不相往来”。因而，人们就发明了船只，既
可以捕鱼采莲，又解决了水上交通的困
难。当年，秦穆公前来晋国迎亲，以及虞
乡（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人民赴秦国
搬运医家扁鹊的亡灵，不就采用的都是
船只吗？可见，造船技术在那个烽火纷争
的时代就已经比较发达了。

到了战国晚期，秦国经过改革发展
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尤其在军事方

面，已经是锐不可当的了。上世纪 70 年
代，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境内发现“秦俑
坑”的壮观场面，就充分见证了这一事
实。当时，秦国的主人，也就是后来的秦
始皇。他的政治目光深远，又得到了军事
家尉缭和政治家李斯等组成的智囊团鼎
力支持。他们仍然采用之前的“远交近
攻”方针，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了“逐个击
破”的军事行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攻
击了魏国4次、韩国3次、赵国1次。

魏国和秦国距离最近，黄河是他们
的分界线。但秦国的主人并没有因为这
道天然鸿沟，就改变“近攻”魏国的行动
计划。就当时而言，魏国的国都在九十多
年前早已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
禹王乡）迁到了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本来作为他前哨阵地的“蒲邑”（今山西
省永济市蒲州镇），这时候却成了他的后
防。或许，他们还满以为滔滔黄河就是护
卫国土、阻拒敌人的天然屏障，满以为这
个霸业在西戎的国家不具备吞并各个诸
侯国的军事实力。等到秦国又一次在这
里的黄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天兵天将
下凡一样进攻到蒲邑地面上的时候，他
们这才如梦初醒，实在是管中窥豹小觑
人家了。

大禹当年凿“吕梁”，打开了黄河向
前奔流的通道。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陕
西省韩城市和山西省河津市之间。黄河
犹如一条巨龙，从谷口腾跃而出，这一区
域就被人们称为了“龙门”。当然，人们不
能忘了大禹的功劳，也把这个险峻的谷
口直呼为“禹门口”。对于普通百姓，只是
在心里深深记住了“禹凿龙门”的故事和
精神。而对于一些文人来说，看到黄河在
这里的壮观景象，就按捺不住心中的诗
情了。但他们往往过于知性，经不住一点
点困难和挫折，一旦人生不如意立马就
会有所表露。

你看，那位黄滔漂流到了这里，脱口
道：截通魏国之路，凿改禹门之水。这位
才子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都没能如愿，
这时候思想情绪就有些低落，心里只希
望接下来他的前途能够像这里的黄河水
一样顺利地流淌。

汪洙也来了，不禁感慨感慨道：禹门
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同样是屡试不第，
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借景给自己鼓劲加
油，期望有一天能够一鸣惊人。

还有薛瑄，他的仕途还算顺利通畅，
但后来却遭人诬陷，被削去职务成了一
介平民。他的家乡离禹门很近，便常来这
里消遣，于是就有了《禹门》一诗传世：连
山忽断禹门开，中有黄流万里来。更欲登
临穷胜观，却愁咫尺会风雷。说是赏景来
了，仍绕不开心中的忧郁和愁烦。

来到禹门的诗人很多，倒是何景明
出口较含蓄一些：禹门天池云雾里，白昼
雷霆行地底。这是在说鱼。鱼在河中游，
是逆流而上的。在这里，逼仄的谷口，激
荡的浪涛，那些鱼儿要到上游去就太不
容易了。但，它们是灵性的动物，需要使
劲挑战自己。它们用最美的舞姿猛烈地
一跃，便跳出了龙门。诗人看到这番景
象，怎能不发感慨呢？因而，“鲤鱼跳龙
门”不但是一处壮美的风景，而且还是历
代文人热切期望前程“飞黄腾达”的心理
共鸣圣地。或许，这位古代文人真的从中
体会到了发奋拼搏精神，十九岁就中了
进士，后来还入了内阁。

天地人，自然界的所有一切，其实都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

秦国实施统一六国计划，是一种历
史的进步。数百年混乱的社会局面，已经
太久太久了，太需要进行一次大整合了。

但这个使命具体由谁来完成，既要看谁
的政治远见深邃，还要看军事方面有没
有实力。虽然这时候蠢蠢欲动的诸侯国
着实不少，可他们的主人基本都不是有
远见的大政治家。秦国到了嬴政即位，前
有商鞅变法打下的深厚基础，眼下又有
尉缭和李斯等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和军
事家站列两班，加上兵马队伍的不断扩
充，武器装备的改进更新，就顺着历史发
展的需要自觉承担起了这个历史责任。

可以想见，为了下好走稳这步棋，秦
国的政治和军事团队，经过了怎样的殚
精竭虑，研究了多少次战略地图，进行了
多少次作战部署。仅收取一河之隔的魏
国地面，在滔滔黄河上修建浮桥确保进
军通畅顺利而言，那气魄和实力就简直
令人惊愕和叹服。实质上，更让其他几个
诸侯国措手不及的，则是秦国通过魏国
的蒲邑、安邑一路北上，径直夺得了上党

（今山西省长治市）、太原（今山西省太原
市晋源区）地盘。这一缜密的行军策略，
直接切断了燕国、赵国与魏国、韩国之间
的联系，并形成了对赵国、魏国、韩国侧
翼包围的战略态势。尽管，为打破这一局
面，他们几个诸侯国匆忙着手进行“合
纵”，却已为时晚矣，再怎么加强军事联
合，都被秦国的马前卒牢牢牵制着，完全
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逐个被灭亡的命
运，已成定局。

黄河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处的老牛
湾直抵龙门，一路上浪淘沙洗，都是南北
流向。再往前行，来到华山和中条山（首
阳山）的大峡谷地带时，便折成东西向
了。这一段河流，基本上是在平原上行
走。因而，她的神态显得有些矜持，脚步
迈的比较沉稳。比之上游的壑谷逼仄狭
长，仿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缓歇的温床。
她展示给人们的近乎是一种静态之美，
安详中包含着慈爱。她袒露着宽广的襟
怀，让两岸人民尽情地吮吸着甘甜的乳
浆。也因此，这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两个
人们习惯于口头称呼的地理名称——河
东和河西。以战国而言，当时的秦国就在
河西地盘上，而河东地盘便是魏国了。当
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一种地理称谓。从狭
义的角度讲，历史上的河东，指的便是今
天的山西省永济市。

秦国要结束诸侯混乱的局面，突破
口就是河东。他们从河西而来，第一个
攻坚的目标却不是河东，而是水深流急
的黄河。他们明白，只有雄赳赳跨过这
道天险顺利登了岸，才能实施陆地作战
计划。这个曾经专门给周朝养马的诸侯
国，或许长期在从事饲养工作中涵养了
烈马的彪悍和威猛之风，他们干起事来
真就有着那么一股子烈劲儿。你看，他
们竟然把当年秦后子留给他们的“心
桥”又一次变成了现实。我们只能说，
是秦后子所造的桥赋予了他们驾驭黄河
的动力和实践。有了这样的动力和实
践，他们心中的幻想之桥就变成了坚定
的理想之桥。

他们知道借助河水浮力的作用，加
上缆绳的拉力，以及两岸锚桩的定力，才
能把设想变成现实。因而他们所建的浮
桥，是一座“缆绳连舟”漂浮于河面的桥
梁。他们以柏木为锚，伐竹系缆，并排穿
船，用木板平铺桥面，桥面两边设置护
栏。这样，一座“跨河之虹”就出现在了万
里黄河之上。

在他们心里，这是一座通向胜利的
桥梁。有了它，渡河就不会战战兢兢，就
不会涣散军心。一定意义上，他们惊人的
智慧就是华夏族利用黄河天险的具体表
现。至于当时这座桥跨度几何，桥面多

宽，已是千古之谜了。而秦人一定要建造
它的初衷，就只是为了渡军——实现华
夏一统的社会局面。

公元前 221 年，只要有点历史知识
的，都知道这是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被战火熏染了两个半世纪
的华夏大地，终于告别喧嚣迎来了宁静。
华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秦朝，在这一年诞生了。秦扫六合，华夏
大定。他的主人，于是给自己起了一个万
世开基的帝号——秦始皇。他的理想，就
是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继承他的伟
业，直到万世永远。因而，他的王朝的政
治特点尽管还是世袭制，但君主专制已
占领了统治高地。不但如此，他还废除了
之前的封建制度，重新创立了以都城咸
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为政治中心散布各
地的郡县制度，来强化“中央高度集
权”。

车同轨，书同文。接下来，这位始皇
帝就要学学远古帝王去封禅泰山了，要
向他的所有臣民炫耀一下自己的功德伟
业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威仪气
度来宣示和维护自己皇权的至高无上，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僭越。

封禅泰山礼毕，在銮驾返程过程中，
秦始皇特别来到山西境内“登临太行，巡
视上党”，随后进入了河东地面。

对于这样一位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
的皇帝来说，他当然知道河东最早是尧
帝和舜帝的建都之地，之前又是魏国的
地盘。也正是这块地方，一直是他东进用
兵的一道障碍。因而，当他真正站立在这
块土地上的时候，心情自然就复杂了许
多。如今，这里终于成了自己的地盘。“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这曾经不是周朝的荣耀吗？一切都
过去了，现实需要好好把握。历史的车
轮，总要向前行进。这就要看谁是驾车之
人，而不是谁来坐车。就目下来说，开创
新历史的这位车夫，他的把式真的不错。

巡幸河东的最后一站，便是蒲邑。秦
始皇太了解这座滨河城邑的分量了。因
为，哪一座城邑会以黄河为护城河呢！而
蒲邑，就是天下唯一。

面对蒲邑的军事战略地位，遥望自
己兵马修建的浮桥，远眺卷沙涌浪的滔
滔黄河，这时候秦始皇怎能不发一番感
慨呢？史籍记载，他当即命令随从将“蒲”
改名“蒲坂”。坂，指的是长长的斜坡。这
不是分明在说眼前的浮桥吗？这桥，由于
飘浮在河面，又要经受北来水流的冲撞，
自然又是曲形的。在他的心里，这桥就是
通往自己帝都的“天桥”。

蒲坂县，就这样走进了历史，成了华
夏族封建社会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版块。

这一历史细节，客观上讲并不是非
常重要。但，关键是秦始皇给改定的名
字，这就和一般的地理名称不能相提并
论了，就有着它特别的政治影响和历史
意义了。

我们常常所说的“舜都蒲坂”，都是
秦始皇将“蒲”改名“蒲坂”后，史学家对
这块地方的考证定论。在秦朝之前，今山
西永济市就叫“蒲”或“蒲邑”。而这时候，
它只是秦朝河东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
省夏县禹王乡）的一个属县。

一个城邑，一条大河，一座浮桥，承
载了多么丰富的历史记忆！又为黄河中
游这块热土，增添了多么深厚的文化底
蕴！它给予华夏文明的进步，远远超过了
浩繁卷帙的层层叠加。

蒲草青葱，黄河奔流。舟船摇曳，涛
声依旧。那座跨河虹桥的身影，千年后的
今天仿佛还在我们眼前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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